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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大突发事件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及社会政治动荡等。基于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重大突发事件中心理疏导及媒介引导机制研究”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从网络社会支持、网络

心理需求以及网络成就感三个层面，分析了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

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影响研究。研究表明，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心理需求以及网络成就感对重大突发

事件中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有一定影响，但没有显著改变；而对重大突发事件中非直接利益受损民

众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归属感具有显著提升效应，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安全感以及网络成就

感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围绕重大突发事件的大主题，网络社区视角下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是多个因

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研究结论为提升民众幸福感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并针对该问题制定多维度

的对策及措施，以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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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 emergencies have always been a key focus of national attention, including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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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crises, and socio-political unrest.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 Sci-
ence Fund project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Media Guidance Mechanisms in Major 
Emergenci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n the sense of well-being among directly affected and 
indirectly affected popu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communities, focusing on three di-
mensions: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line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online sense of achieve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hile online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sense of achievement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well-being of directly affected individuals, the effect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these factors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well-being of indirectly affected individuals, among 
whom online belongingness has a notably positive effect, while online social support, sense of secu-
rity, and sense of achievement exhibit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The enhancement of public well-
being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emergencies from an online community perspective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interacting factors.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im-
proving public well-being, and propose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achieve a 
higher quality of life and greater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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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当今世界，重大突发事件以其不可预测性、紧急突发性、后果严重性以及影

响广泛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人类幸福的关键因素。随着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对于幸福感的

追求逐渐从现实生活转移到网络社区。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网络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是情感表达的重要场所，人们对其依赖性大大增强，试图从中得到幸福感补偿。然而，重大突发事件发

生后，冗杂纷繁的信息充斥着各大网络平台，各种情感倾诉和观点涌现在网络社区，可能会导致民众幸

福感受到影响。这种现象不仅会引起民众对自身幸福感的怀疑和担忧，还会使得整个社会幸福程度和稳

定水平有所下降。为解决这类问题，本文主要研究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会受

到怎样的影响及其受到影响的因素，分析民众幸福感在网络空间中发生变化的原因，针对显著影响因素

探索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多维途径，提供促进民众幸福感的多元策略。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关于民众幸福感与网络社区的研究 
民众幸福感是个体基于对某些期望与实际生活状况对比后形成的主观体验，是在获得物质或精神上

的益处后所体验到的满足感和其他积极心理状态，反映了民众对当前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和对期望实现

的满意度，是民众根据自身特质与周围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后形成的整体情感体验。在特定时期内，个体

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整体性评价，这一评价包括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主要

组成部分(黄辰鑫，唐建倦，王锦福，2025)。情感体验涵盖了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两个方面，是对生活质

量的主观情绪反应(郭敏娜，桑青松，2023)。网络社区(Online Community)是指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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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界限，围绕共同的兴趣、目标或活动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虚拟空间。网络社区可以存在于各种在线平

台，包括社交媒体、论坛、博客等，其特点主要有互动性、跨时空性和资源共享性。目前，不少研究从虚

拟网络层面提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学者余林星认为相比于能够增强民众幸福感的传统媒介，网络

媒体为主的新媒介则通过侵蚀社会信任以降低民众幸福感(余林星，2022)。学者常恩予、张敏、席广亮和

胡语宸则认为积极的社会网络，包括本文涉及的线上互动领域，对个人的自我评价和世界观有显著影响，

能够通过提升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来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常恩予，张敏，席广亮，胡语宸，2024)。学者任

洪杰、李辉尚、胡晨沛和冯祎宇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属于本文民众幸福感的一类)水平的提

高呈显著正相关(任洪杰，李辉尚，胡晨沛，冯祎宇，2024)。 
目前，学术界多数从虚拟网络相关的角度分析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鲜有研究从网络社区视角

将民众幸福感和重大突发事件相联系，进而关注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网络社区视角下对民众幸

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以及内部更高层次因素三大类。面临重大突发事

件时，身处网络社区的民众可能会受到外部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经历心理状态的显著波动，主要包

括网络归属感、安全感甚至是成就感的变化，这种波动和变化会导致民众幸福感因焦虑和压力的增加

而显著降低。 
(二) 理论与研究假设 
1) 社会支持理论与网络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个体的支持和帮助，社会支持可以被视为个体在面对挑战时所依

赖的外部援助和资源网络，包括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政府、慈善组织等社会正式组织给予的支持；

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来自亲友、邻里、同事等人际互助网络的支持(曾粤亮，喻莹，黄芷琪，朱明

怡，2024)。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双方互动的过程，其中一方提供

资源(可能是物质的、情感的或信息的)，而另一方接受这些资源，双方都认为这种互动能够增进接受者

的福利和幸福感。它涉及使用各种物质和精神手段，对那些处于不利地位或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无偿

援助(刘晓昀，姬琳雪，2024)，本文中所指的群体是网络社区视角下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来袭的普通民众。

一般指除了个人自身之外，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各种形式的支持，这种支持伴随着弱势群体的存在而

产生。 
本研究所指的社会支持是重大突发事件下处于网络社区中的民众所接收到的不同来源、多种渠道的

复杂信息以及面对危机的焦虑共情心理。从外部因素来看，网络社会支持中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对民

众幸福感产生相关影响。信息支持来源于社会支持，学者科布(Cobb)指出，社会支持实际上是一种信息

交流的过程，通过传递积极的信息和正面的情感反馈，帮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切和支持，从而减轻他

们的心理负担和紧张焦虑；学者阿德尔曼(Adelman)提出，社会支持涉及信息接收者和提供者双方通过互

动沟通，帮助个体减少对自身情况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他们对生活环境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陈娟，

孙琪，2024)。然而，当民众处于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信息支持能否实现积极传递，或是接收来自多种源

头的信息，如冗杂纷繁的、不确定性的、非官方发布的等会对民众自身的幸福感带来一定变化。除了信

息支持，同属外部因素的情感支持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民众幸福感造成一定影响，同样源自社会支持中的

情感支持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通过表达关心、理解和接纳，向他人提供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关爱

和帮助。通常表现为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倾听、关注、共鸣、鼓励和理解等形式，旨在帮助个体处理负面

情绪、减轻生活压力和孤独感，增强其自我效能感与内心安全感。 
网络社会支持是指在网络社交互动中，人们从社会网络中得到的他人给予的精神及物质援助，与他

人进行沟通、信息共享以及情感交流(陈晓光，彭傲，2024)，属于外部需求。根据功能的不同，网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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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常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工具支持(李思悦，雷思涵，佘成雨，魏润南，2023)。本

文主要研究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由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信息支持倾向于接收过多的外部

信息如建议、反馈和意见，情感支持偏向于负面情感共鸣、关切同情泛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社会支持有关；网

络社会支持越多，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 1a：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信息支持有关；

网络信息支持越多，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 1b：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情感支持有关；

网络情感支持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2) 人际需要理论与网络心理需求 
人际需要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威廉·舒茨(William Schutz)在 1958 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人

际互动过程中，个体有三种基本的人际需要：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樊鑫鑫，罗雁飞，2022)。
包容需要(Inclusion Need)是指个体希望与人接触、交往、隶属于某个群体，并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满意

的相互关系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了个体对于社交和归属感的追求。支配需要(Control Need)是指个体控

制他人或被他人控制的需求，这涉及权力和权威，是个体在权力关系上与他人建立或维持满意人际关系

的一种需求。情感需要(Affection Need)是指个体爱别人或被别人爱的需求，是个体在情感上与他人建立

和维持亲密关系的需求。 
网络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网络社区视角下研究民众的网络心理需求仍需人际需要理论作为理论支

撑。网络心理需求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心理需求，属于内部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安全感既是生理需求也是心理需求，归属感是相比于安全感的高层次心理需求。本文主要研究

网络视角下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心理需求，人际需要理论中的包容需要和情感需要为本研究奠定理论基

础。安全感是个体在不同情境下认知、情感、行为、态度和目标形成的核心因素，它对个体适应环境、

应对挑战、压力和不利刺激具有重要的内在支持作用(梁丽，杨伊生，2024)。基于人际需要理论，本文

中安全感特指人们处于重大突发事件中往往处于焦虑、担忧和恐慌等不良情感中，从而产生对安全感

的过度渴求。归属感是社会融合的心理维度，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或环境所持有的一种深层次

的认同和连接感(塔娜，孙翊豪，2024)，本文研究网络社区视角下的归属感体现在民众的网络情感依赖

与归属。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心理需求有关；网

络心理需求不同，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也会不同。 
假设 2a：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归属感有关；网

络归属感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 2b：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安全感有关；网

络安全感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3) 网络社区理论与网络成就感 
网络社区理论(Virtual Community Theory)由霍华德·瑞恩高德提出，指的是群体聚集在网络空间中，

以某种共同的取向为桥梁进行讨论，形成“社会性群集”。网络社区理论的研究探讨的是人们在网络空

间中如何形成社区、进行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个体和集体的行为。这一理论有利于人们在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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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建立和维持社区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 
关于社区心理学领域涉及的幸福感和网络社区感两个重要因素(Kim, Wang, & Kim, 2023)，为民众通

过网络社区平台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在网络社区中，个体通过互动和参与可以获得

归属感和成就感。网络成就感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通过参与各种在线活动所获得的成就感，属于更高

层次的内部需求。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人们的行为动机源自于内在的驱动力，并且这种动机受到基本心

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袁立新，区小明，王少杰，2025)。网络成就感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环境中目标

和任务的达成，在线学习提升知识和技能，网络空间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竞争的胜利等。基于网

络社区理论，本文所指的网络成就感多体现在对于网络社交认可的过度渴望，如享受多数量的点赞或评

论，依赖网络平台表达自我观点获得关注以及现实生活受挫逃避现实的暂时满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是否得到增强，与民众的网络成就感有关；网络

成就感越强，民众幸福感增强的可能性越小。 

3. 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 数据 
本研究源于某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全国 12 个省(市)所属辖区，在

被抽中的社区或村委会充分考虑人口结构(性别、户籍性质、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差异)，所用的数据来

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突发事件中心理疏导及媒介引导机制研究”研究项目。此次调查采用共发

放问卷 4310 份问卷，剔除填写不完整、重复填写及明显与事实不符的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4059 份，有

效问卷的比率 94.2%。 
(二) 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是网络社区视角下影响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幸福感的因素，我们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种

情况，即重大突发事件中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因此，本研究包括两个因变量，分

别是“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时民众的幸福感”。自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心理需求以及网络成就感。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户口性

质和政治面貌。 
(三) 统计模型 
本研究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法，对变量进行非线性转换。其自

变量是定类变量，并有着多于三个的类别，可通过计算比例发生比建立统计模型，即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该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不同类别的自变量作用下各自发生转变的概率。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的情

况下，我们专门考察某一特定自变量在因变量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多

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即 expβ，表明当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时，样本中属

于该实验组的发生比率是属于参照组的发生比率的 expβ 倍。 

4. 结果分析 

(一) 重大突发事件中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依照上一节中对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界定，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在多元逻辑斯蒂

回归模型中，依次引入自变量，从而分别讨论各种自变量对因变量之一——重大突发事件中直接利益受

损民众的幸福感有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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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happiness among people with direct benefit loss 
表 1. 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因变量组一 
(一般幸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B expβ B expβ B expβ B expβ 

控制 
变量 

性别(0：女) −0.526 −0.591 −0.601 0.548 −0.903 0.405 −0.757 0.469 

年龄 1.168 3.217 0.835 2.305 0.786 2.194 0.664 1.942 

文化程度 −0.355 −0.701 −0.529 0.589 −0.325 0.723 −0.270 0.763 

收入 −0.488 −0.614 −0.419 0.658 −0.581 0.559 −0.492 0.612 

户口性质 0.456 1.577 0.519 1.680 0.488 1.629 0.512 1.669 

政治面貌(0：非党员) 0.449 1.566 0.111 1.117 0.088 1.092 0.104 1.110 

网络 
社会支持 

信息支持   −1.561 0.210 −1.974+ 0.139 −2.100+ 0.122 

情感支持   −0.950 0.387 −1.280 0.278 −1.474 0.229 

网络 
心理需求 

归属感     1.623 5.068 1.551 4.717 

安全感     −0.696 0.499 −0.627 0.534 

网络成就感       0.711 2.036 

因变量组二 
(比较幸福)         

控制 
变量 

性别(0：女) −0.041 0.960 −0.090 0.914 −0.405 0.667 −0.275 0.760 

年龄 1.488 4.427 1.168 3.215 1.125 3.080 1.033 2.810 

文化程度 1.234 3.435 1.163 3.198 1.408 4.087 1.446 4.248 

收入 −0.363 0.696 −0.263 0.769 −0.475 0.622 −0.400 0.671 

户口性质 0.408 1.503 0.452 1.571 0.412 1.509 0.441 1.555 

政治面貌(0：非党员) 0.253 1.288 −0.102 0.903 −0.100 0.905 −0.075 0.928 

网络 
社会支持 

信息支持   −0.706 0.494 −1.321 0.267 −1.399 0.247 

情感支持   −1.217 0.296 −1.704 0.182 −1.824 0.161 

网络 
心理需求 

归属感     2.169+ 8.754 2.110 8.250 

安全感     −0.814 0.443 −0.740 0.477 

网络成就感       0.355 1.425 

调整后 
的 R2 

Cox and Snell 0.175 0.212 0.235 0.238 

Nagelkerke 0.220 0.268 0.297 0.300 

McFadden 0.122 0.152 0.171 0.173 

有效样本数 112 112 112 112 

注：参照组为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p < 0.1，*p < 0.05，**p < 0.01，***p < 0.001。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是被调查者是否会感到幸福。该变量包含三个层次：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一

般幸福的民众和比较幸福的民众。其中，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是本研究中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参照

组。模型 1 只包括控制变量。从表 1 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户口性质和政治面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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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没有影响。模型 2 中，我们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社会支持变量，

包括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从表 1 可以看出，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对实验组民众的幸

福感没有造成显著影响。模型 3 中，进一步加入了网络心理需求变量，包括网络归属感和网络安全感。

从表 1 可以看出，基于模型 2，网络信息支持和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呈负向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

量时，网络信息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有感到幸福”者的 0.139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139，p < 0.1)；这表明，网络信息支持越多，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越低。

网络归属感和“比较幸福”的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呈正向相关关系，每增加一个单位，在“比较幸福”者

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有感到幸福”者的 8.754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8.754，p < 0.1)。这表明，网络归

属感越强，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越强。网络安全感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成就感变量。根据表 1 分析可知，基于模型 3，网络信息支持和直接

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呈负向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信息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

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有感到幸福”者的 0.122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122，p < 0.1)；这表明，

网络信息支持越多，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越低。网络成就感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没有显

著相关影响。 
(二) 重大突发事件中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 5 只包括控制变量。从表 2 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强(因变量组二：expβ = 2.043，
p < 0.01)。收入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收入越高，“比较幸福”的非

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强(因变量组二：expβ = 1.392，p < 0.01)。政治面貌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

利益受损民众呈正向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党员用户，“比较幸福”的党员幸福感更强。(因变量组二：expβ 
= 1.458，p < 0.1)。 

模型 6 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社会支持变量，包括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从

表 2 可以看出，网络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呈负向相关关系。在控制其

他变量时，网络信息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154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154，p < 0.001)；而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045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0.045，p < 0.001)；网络情感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者中

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466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466，p < 0.001)；而在“比较幸福”

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341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0.341，p < 0.001)；这表明，网络

信息支持和网络情感支持越多，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低。 
模型 7 中，进一步加入了网络心理需求变量，包括网络归属感和网络安全感。从表 2 中可以发现，

网络归属感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归属感每增加一

个单位，在“一般幸福”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1.959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1.959，p < 
0.01)；而在“比较幸福”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3.268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3.268，
p < 0.001)；说明网络归属感越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强。此外，网络安全感对非直接利益受

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安全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中

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307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307，p < 0.001)；而在“比较幸福”

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250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 = 0.250，p < 0.001)；说明网络安全

感越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低。 
模型 8 在模型 7 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成就感变量。根据表 2 分析可知，网络成就感对非直接利益受

损民众幸福感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网络成就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般幸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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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579 (倍) (因变量组一：expβ = 0.579，p < 0.05)；而在“比较幸福”

者中的发生比率是“没感到幸福”者的 0.462 (倍) (因变量组二：expβ=0.462，p < 0.05)；说明网络成就感

越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越低。 
 

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happiness of people with indirect benefit loss 
表 2. 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因变量组一 
(一般幸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B expβ B expβ B expβ B expβ 

控制 
变量 

性别(0：女) 0.016 1.016 −0.140 0.869 −0.125 0.882 −0.171 0.843 

年龄 −0.012 0.988 −0.089 0.914 −0.073 0.930 −0.066 0.936 

文化程度 0.588* 1.801 0.403+ 1.497 0.442+ 1.555 0.417+ 1.518 

收入 0.004 1.004 0.024 1.024 0.049 1.050 0.046 1.047 

户口性质 −0.134 0.874 −0.145 0.865 −0.153 0.859 −0.158 0.854 

政治面貌(0：非党员) 0.290 1.337 0.182 1.200 0.184 1.202 0.169 1.184 

网络 
社会支持 

信息支持   −1.872*** 0.154 −1.784*** 0.168 −1.679*** 0.187 

情感支持   −0.764*** 0.466 −0.507* 0.603 −0.442+ 0.643 

网络 
心理需求 

归属感     0.672** 1.959 0.745** 2.106 

安全感     −1.180*** 0.307 −1.154*** 0.315 

网络成就感       −0.546* 0.579 

因变量组二 
(比较幸福)         

控制 
变量 

性别(0：女) 0.070 1.072 −0.111 0.895 −0.082 0.921 −0.130 0.878 

年龄 0.055 1.057 −0.027 0.974 0.001 1.001 0.013 1.013 

文化程度 0.714** 2.043 0.535* 1.708 0.592* 1.808 0.564* 1.757 

收入 0.331** 1.392 0.354** 1.425 0.388** 1.474 0.384** 1.467 

户口性质 −0.025 0.976 −0.042 0.959 −0.057 0.944 −0.062 0.940 

政治面貌(0：非党员) 0.377+ 1.458 0.253 1.288 0.256 1.292 0.236 1.266 

网络 
社会支持 

信息支持   −3.109*** 0.045 −3.039*** 0.048 −2.893*** 0.055 

情感支持   −1.074*** 0.341 −0.929*** 0.395 −0.849** 0.428 

网络 
心理需求 

归属感     1.184*** 3.268 1.261*** 3.529 

安全感     −1.386*** 0.250 −1.352*** 0.259 

网络成就感       −0.773* 0.462 

调整后 
的 R² 

Cox and Snell 0.024 0.070 0.084 0.086 

Nagelkerke 0.033 0.096 0.115 0.117 

McFadden 0.018 0.055 0.067 0.068 

有效样本数 3947 3947 3947 3947 

注：参照组为没有感到幸福的民众；+p < 0.1，*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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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把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民众区分为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这两大类。在此基

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网络社区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中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基本结论包括下面几

个方面： 
在网络社会支持层面，只有网络信息支持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均产

生显著影响。一方面，获得网络信息支持越多的民众，将会对重大突发事件下的社会持有更多的关注，

接触更多的信息渠道，造成信息过载现象的发生。这可能在风险社会中产生更多的担忧和焦虑感，冗杂

纷繁的网络信息充斥着民众，从而导致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因网络信息支持增多而降低。另一方面，

从网络行为视角来看，网络信息支持也可能通过网络成瘾、网络暴力及网络侵害等行为来影响民众幸福

感。例如，心理社会幸福感可以直接预测网络受害和网络犯罪行为(Badrakh, Larkin, Betts, & Buglass, 2023)，
产生问题性网络社交并引发不良后果，导致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的逐步降低。假设 1a 成立。然而，

网络情感支持变量只对“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但

是对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来说，网络情感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以归结为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在

网络社区中易产生因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情感共鸣，接受过多的关切同情，造成网络社交情感泛滥。

通过从网络中寻求情感需要而产生过度依赖，从而降低民众幸福感。但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受到直接利

益受损的民众，这类群体更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对网络世界的虚拟互动不敏感。其幸福感与网络情感

支持无关，假设 1b 成立。过往有研究表明，过度使用网络会造成社会交流、心理状况甚至是情感方面的

现实障碍和困难(Olenik Shemesh, Heiman, & Wright, 2023)。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很多民众有很长一

段时间会陷入过度依赖网络的网络状态，形成病态性网络使用，从而导致过度依恋网络上的情感支持。

例如，过分关注朋友圈、微博、小红书及抖音短视频等社交平台上的点赞量、评论数甚至是关注度，民

众在享受网络社区带给他们现实中无法得到的情感支持和心理补偿的同时，却也于无形中连接了过度依

附网络情感需求的链条。一旦没有得到心理所预期的情感需要，就会产生焦躁不安、忐忑难安及忧心忡

忡等负面情绪，从而造成身处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逐渐降低。 
在网络心理需求变量层面，网络归属感对“比较幸福”的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

的幸福感均产生显著影响。无论是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还是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获得更多的网络归属感，

即表现为在网络社区中的良好互动得到温暖和理解共情，能激发民众的网络归属感和信任感，以此来增

强民众幸福感，降低负面情绪的出现频率，假设 2a 成立。过去的研究显示，网络互动行为在形成归属感

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归属感来自于与不同关系层次的人交流，包括亲近的人、认识的人以及完全

陌生的人。研究发现，在这些互动中，与陌生人的交流产生的归属感对于提升相互依赖幸福感有着正向

影响(Ni, Dong, & Ueichi, 2023)。而相较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网络归属感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

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显著性更高。对于“一般幸福”的直接利益受损民众来说，是否在网络社区中

获得网络归属感对其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在既得直接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这类民众更可能将目光投向

现实生活，采取现实补偿机制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尽可能多地将利益损失最小化。然而，网络安全感

只对“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于直接利益受

损民众来说，网络安全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而言，其幸福感主要由现实层面的损

失和援助决定，他们更愿意从现实问题得到解决而非网络中获得安全感。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由于重

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民众的不安全感和不良情绪，使其极度渴望获得稳定和保护，对安全感的需求变

得异常强烈，尤其在现实中得不到足够的安全感回应时，便会将网络作为寻求安全感的依托。有研究指

出，获得社会支持是安全感形成的重要预测因素(Trombini, Jiang, & Kinias, 2024)。作为网络社会支持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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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因素，网络安全感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增加社会交往活动和拓展交往范围，接受社会

情感、物质及信息援助和支持。然而，当处于网络社区的民众获得过多的支持援助，可能会出现信息过

载、隐私泄露、情感泛滥及情绪不稳定等现象，产生对安全感的过度追求，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从而

使民众幸福感不升反降造成负面影响，假设 2b 成立。此外，网络安全感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中的负面情

绪支持影响民众幸福感。此前有研究认为，深入掌握个体的负面情绪状态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Lennarz et al., 2018)。也有研究指出，当个体认为重大突发事件的挑战性增加时，可能会导致其感知到的

积极影响降低而消极影响增多(Haehner, Pfeifer, Fassbender, & Luhmann, 2023)。因此，处于重大突发事件

下的民众所追求的网络安全感过高，造成负面情绪不断累积，经由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传播扩散，从而降

低民众幸福感。 
在网络成就感变量层面，网络成就感即在网络社交环境中过度寻求认可和希望获得更多关注，只对

“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于直接利益受损民众来

说，网络成就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而言，网络成就感可以被视为现实生活中不

满的一种补偿，依靠在线互动来获得社交上的满足感。表现为追求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和评论获得大量

的正面反馈和更多的社交认同，依赖网络空间传播个人想法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和赞赏，以及现实生活中

遇到困难挫折时借助网络平台寻求暂时逃避和心理安慰。过往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络放大和激发了民众

对成就的需求与追求。社交网络的互动和反馈机制促使人们更加渴望获得成就，这种渴望可能表现为追

求更多的点赞、评论、分享或其他形式的社交认可。这说明网络成就感可以通过网络社区中的社交过程，

产生与他人进行比较的社交心理。社交比较通常是把双刃剑，当这种比较产生负面影响时民众幸福感会

随之降低。相反，直接利益受损民众认为网络中寻求成就感于事无补，这类群体更渴望找到破解之法使

现实困境得以扭转，直接利益受损程度降到最低更具现实成就感。 
在个体变量层面，只有文化程度变量对“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文化程度较高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显著增强。

主要原因是这类人群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更深的思想内涵以及情绪自控能力，希望通过自己应对突发

状况的冷静心态和实用办法来帮助他人，同时他们也更注重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来维

护家人和朋友的安全与幸福。收入变量是对“比较幸福”的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相对于较低收入群体而言，较高收入群体拥有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袭来，倾

向于解决突发问题而非选择抱怨。事实上，这类人群会在突发事件这种看似风险社会的产物中，运用自

身智慧和社会经验于危机中寻找时机，认为互联网的作用在此阶段被逐渐放大，从中寻觅商机，利用已

有本金进一步增加其物质财富，因此自身幸福感不降反增。此外，政治面貌变量会对“比较幸福”的非

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产生影响。相对于非党员群体来说，党员群体拥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

神，倾向于在危难中帮助他人来彰显党员群体的初心和使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由

此可见，党员群体的幸福感在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中不断增强。性别变量、年龄变量及户口

性质变量对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和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幸福感不产生影响。 
从实践意义来看，本研究成果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有利于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

从而制定出更有效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网络信息支持，这表明政府应注重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加强对不良言论和行为的监管。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增强对积极的正面信息的宣传推广，采取相应措施

降低消极的负面信息对公众的影响。网络情感支持对非直接利益受损民众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在网

络信息支持基础上，提示社交平台应仔细甄别网络信息的来源，确保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抑制虚假

信息和消极言论，肃清网络空间不良风气；及时给出正面反馈和有效回应，帮助民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警醒处于网络社区的民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思考的独立意识，增强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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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素养和心理素质。同时，处理好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理性看待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冷

静心态处理压力，感性上向内提供情绪价值，善于情绪自控和情感自理。如此，可达到减少民众在重大

突发事件中的担忧和焦虑感的效果。处于网络社区中的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直接

的影响，也包括通过其他变量的间接影响。除了本文提到自变量外，还需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心

理状态及身体健康，还有宗教信仰等因素。因此，为了有效提高民众幸福感，需要采取综合性的多元策

略，多维度综合考虑经济安全、文化价值观、社会公平和治理、政策方针、教育资源、个人特质及其健康

和心理的影响。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中，可能会受到个体特性、心理状况、身

体素质及文化理念等潜变量的影响；二是本研究作为横向研究，样本选取具有随机性，横断面数据无法

推断因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三是未考虑到宗教观念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宗教信徒在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表示祈祷可以帮助其缓解压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而一部分无宗教信仰又缺乏

情绪自控者，易产生负面情绪和消极心理，从而无法以积极心态感知自身幸福感。望未来研究能够填补

现有的研究空白，结合纵向研究，从更多的维度继续探讨重大突发事件中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因素，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以减轻民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对自身幸福感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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